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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兄（中）妹（右）和一位邻居家小女孩坐在木制的靠椅上，津津有味地翻看
着木茶几上放着的一本影集，男孩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问：“这是谁呢？”。现在已
是而立之年的他们翻看这张老照片时，似乎童年的那一幕恍如昨日。
此图摄于1987年春，地点：象阳公社某大队一户人家。（陈星芬）

■谢林豪

金、银两溪是乐清的母亲河，由于
多年淤泥沉积，河床逐浅。大约在1958
年冬，政府部署发起疏浚金、银溪。分
配任务到各村、各居民区、各企业、各
商店，具体落实到单位、个人。农民当
属主力军，学校积极配合参战，同时政
府机关也不例外。确实是全党动员，全
民动手、人人参与！
挑河选择在河床干涸的时节，便于

运作。各单位所挑地段由上头统一安
排，确定划分地块，再用白石灰或绳索
界分应挖范围。两岸墙上贴满宣传标
语，插上彩旗，桥头等显眼的地方拉挂
着写上大字的红布横额，还组织啦啦队
鼓动助威。工地领导手拿用铁皮制作的
喇叭筒高声喊话，指挥施工，医务人员
身背药箱出入工地。男女老少齐上阵，
老年人与年纪较大的妇女烧水送茶，也
为挑河助上一臂之力。那个年头，
“风”刮得太多，国家处于困难时期，
老百姓只能自掏腰包置备挑河工具。离
住处远的地段，家里人还需送饭到工
地。
河床表面是坚硬的砂石瓦砾，得先

用锄头、铁锹使劲开挖，用畚箕肩挑或
两人抬到岸上。继续往下挖碰上泥土
层，用铁铲子铲成方块，然后挑走。而
大多数是组成一排长队，一块一块抛传
上岸，直弄得满身尽是泥巴，寒风吹
来，浑身哆嗦！再下层就是“青紫泥”
或“涂泥”，因为不能用手搬弄，刚搬
来海边打塘用的工具——铁弓、塘溜、
溜棍这三大件。在第一位置，弓手手执
铁弓把青紫泥或涂泥切成长方块状，边
上的壮汉立刻捧上泥块传给上首的第三
人，那人将泥抛送到塘溜内。（塘溜是
一条衔接一条）直至岸上。第四人随即
用溜棍用力把泥块推向第五位，其他人
接二连三依次用溜棍将青紫泥推到岸上
头，再一人不时地把水泼到塘溜内，以
使润滑流畅。这种操作速度极快，效率
又高，高潮时全场呐喊！气氛热烈！挑
河工地上大家争先恐后，热火朝天！河
挑好后，要通过检查，按要求验收，质
量不过关的须返工。挑河期间，顺势整
修一些河岸与部分残缺的河埠头。挖好
后河床呈船形，河中心很深。
事过境迁，那千万群众大挑河的轰

轰烈烈场面，看来一去难以复返啦。

■赵顺龙

浪子，指游荡不务正业的青年人。
浪子回头堪比金子宝贵。《十二楼·归正
楼》：“俗语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
换。”但凡走过那条路的人，更比自动
学好的不同。亦作“败子回头金不
换”。《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你可
知道，愚兄是个败子回头金不换。”
“浪”指流浪，“浪子”即流浪人。
在社会上的流浪人，有部分是读过几天
“诗云”、“子曰”的，因各种原因，在
家乡不能存身，便出来求生存，不得不
四处张罗。什么叫张罗？就是把张红纸
裁成长约四五寸，宽约三寸的纸条，上
书某某学长，或者前辈的名帖，下书晚
生或后学敬上，拿去拜见当地的读书人
或附庸风雅的士绅。说几句路过贵地穷
途潦倒、请求资助的好话。
读书人变跑滩匠大概是从唐代开始

的。当时的举子上京考试，沿途他们拿

着自己的几首歪诗或几篇劣文，美其名
曰“投卷”，逢州找州官，到县找县
令，请他们斧正评审。评审是假，真正
用意则是借机要点钱。这些现任的州
官、县令认为举子是未变蛟龙，怕得罪
他们，一旦上京考中进士，成为今后的
顶头上司，岂不麻烦了？因此他们先烧
冷灶，于是请举子吃饭，送银钱，顺便
还祝贺几句，叫他快去京城去（献宝）
赶考。
相传刘禹锡在做官时，就曾碰到牛

僧孺来投卷，老刘虽然请吃饭，也送了
钱，但他自负才华，在酒席筵前喝了二
两黄汤就发起了酒疯，提起笔来把小牛
的文章圈改了一番。哪知道就惹了祸。
后来小牛考中头名状元，主持朝政时暗
恨当年老刘瞧不起他，竟不予他升官。
所以上京求仕的举子沿途要钱，大家都
要赠盘缠，成为一时风气。而这一不正
之风愈演愈烈，终于导致读书人变成了
“臭老九”。

■吴济川

一千三百年前，沈佺期来乐清，没
停留多久就走了，带走了白鹤寺的梵音
法鼓，乐清湾的潮声，带进诗的王朝；
没过多久，张子容、孟浩然、张又新他
们都来了，也都走了。都把足迹留给了
乐清，把乐清的山川留给了大唐，留给
了中国文化最灿烂的部位。
这是乐清之幸。
沈佺期、张子容、孟浩然来乐清的

时候，乐清（当时称乐成）还没有城
墙，县衙门对汪洋，四面风涛，潮声浩
荡。
就从公元七二二年说起吧，这一

年，开元进士张子容贬官乐成县尉，带
着他的忧郁来到这个东南偏僻的海隅，
“窜谪边穷海，川原近恶溪。有时闻虎
啸，无夜不猿啼。”这是他初来乐成的感
受。与比他早来乐清的另一位初唐诗人
沈佺期一样，都是贬官而来的，沈佺期
是流放后被安排到台州任参军时途经乐
清，因乐清的山川之美触发他的诗情，
《全唐诗》中录入他的《乐城白鹤寺》：
碧海开龙藏，青云起雁堂。潮声应

法鼓，雨气湿天香。树接山前暗，溪承
瀑水凉。无言谪居远，清净得空王。
唐时乐清的海岸线很近，今天的港

桥头、浦边这些街道当年可能都还是
海，与县衙很近，站在白鹤寺门口就能
看到大海，听到潮声。白鹤寺面对箫
台，背靠丹霞，两山之间是溪，名曰：
金溪，金溪源于白鹤寺西北的的双瀑，
瀑水自悬崖下注，飞珠溅玉，如雨如烟
如雾，寒气逼人，“树接山前暗，溪承瀑
水凉”就是实景描写。沈佺期因遭遇世
事的艰涩，“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
何处销”（王维诗），希望从佛理中领悟
些人生的真理。 游了白鹤寺就行色匆匆
上任去了，看来沈佺期今生是领悟不到
禅意了。
张子容这次来与沈佺期不一样，是

来做乐成县尉这个小官的，他不知道自
己要在这里呆多久，也许要终老此地，
所以他的心情是忧郁的，悲慨的，觉得
自己的境遇越来越糟，“拙臣从江左，投
荒更海边。”
张子容诗歌风格与孟浩然相近，都

以写山水田园诗为主。他在乐成任上写
了很多诗，大多不存，后人只是从孟浩
然集中辑得他的诗，特别是孟浩然来乐
成，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两人作了
许多诗，都留在孟集中，这些诗作有写
乐成山水的，有写乐成风俗人情的，也
有感慨自己人生境遇的。他笔下的乐清
山水是粗拙的、荒寒的、清奇的、幽邃
的、沉郁的，这正是大唐诗歌美学的风
格之一。
如《乐成岁日赠孟浩然》：
土地穷瓯越，风光肇建寅。插桃销

瘴疠，移竹近阶墀。

半是吴风俗，仍为楚岁时。更逢习
凿齿，言在汉川湄。
此诗写乐清当时风俗，正月插桃、

移竹，说明唐时乐清风俗中有荆楚风
俗，也有吴越风俗。
又如《除夕乐成逢孟浩然》
远客襄阳郡，来过海岸家。樽开柏

叶酒，灯发九枝花。
妙曲逢卢女，高才得孟嘉。东山行

乐意，非是竞繁华。
此诗写张子容热情款待从故乡襄阳

来东海岸看望自己的朋友，除夕之夜，
灯火辉煌，柏叶酒、妙龄女、奏妙曲、
逢孟君、话离情，此番良宵何复以求？
所有的烦恼、忧郁皆可放下，那就把乐
成当作谢安的东山吧，尽情享受这古朴
自然、清幽绝尘的美好的山水吧。
西行碍浅石，北转入溪桥。树色烟

轻重，湖光风动摇。百花乱飞雪，万岭
叠青霄。猿挂临潭筱，鸥迎出浦桡。惟
应赏心客，兹路不言远。（《自乐成赴永
嘉枉路泛白湖，寄松阳李少府》）
这是张子容从乐成到永嘉，（即温州
府）取道水路，绕道经过白石，白湖即
白石湖，又名合湖，由东西两漈汇集成
湖，湖水泛白，故称“白湖”。诗人行船
向西搁浅，就转北过溪桥进入白湖，白
湖水面辽阔，湖面水雾迷蒙，树色深深
浅浅，湖风轻飏，倒影在湖中的群山，
摇曳多姿；舟行湖上，飞花如雪，峰峦
叠翠，直插云霄；猿猴挂在湖边的竹树
上，鸥鸟绕着小船盘旋翻飞，这清幽绝
俗的湖光山色令他赏心悦目，就不觉得
路途的遥远了。
开元二十一年（733）初春，张子容

作《送孟八浩然归襄阳》：
吴越相逢地，西亭送别津。风涛看

解缆，云海去愁人。乡在桃林岸，山连
枫树春。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
这是一首写得极好的五言律诗，婉

曲地表达了依依惜别情，海天孤舟，离
人执手，乡愁如酒。诗表达一种郁悒的
生机，使之和诗人的心灵融为一体，从
而获得生命，获得个性和活力，这也是
初唐山水诗的审美特点，本之以“兴”，
出之以“象”，表现主体精神而把两者统
一起来，营造完美的意境。张子容和孟
浩然一样都擅长吟咏山水，两人诗风也
较接近。
下面说说孟浩然吧。
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

水的诗人，被称为唐代山水诗的始创
者，今存诗300多首，有《孟浩然集》
传世。
孟浩然与张子容是同乡、同窗，所

以他在游吴越时特地来乐成看望张子
容，时间在开元二十年（732）冬末。走
水路，那一天船行瓯江（永嘉江）正直
晚上，就在船上过夜，有《宿永嘉江寄
山阴崔少府国辅》诗句云：“卧闻海潮

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
永嘉？”诗句纪实，说自己在船上被潮声
惊醒，起来看看，月已斜，天快亮了，
问同船的客人，什么时候到永嘉。记一
事，写一心情，希望快到永嘉，早日见
到离别十几年的同窗好友。第二天早
上，张子容已在上浦馆等他了。上浦
馆，驿站名，也写成“象浦”，位于温州
府城东七十里的瓯江口，当时属乐成管
辖，很可能张子容在上浦馆里等他多日
了，所以两人在馆中相逢，这一天就在
江心岛游赏，孟浩然的《永嘉上浦馆逢
张子容》诗就反映出来：
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

对酒，孤屿共题诗。廨宇邻蛟室，人烟
接岛夷。乡关万余里，失路一相悲。
实写旅舍相逢、江村日暮、面山对

酒、孤屿题诗后，再向老朋友介绍自己
任所的情况：地近大海、人烟稀少、荒
凉贫穷；自己仕途坎坷，远离故乡千万
里，到这偏僻的海隅任职，何等的悲
凉。正逢除夕，两人游了孤屿回到乐成
县衙，张子容热情款待，并诗赠孟浩
然，孟浩然也以诗相赠，诗曰：
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何知岁

除夜，得见故乡亲。余是乘槎客，君为
失路人。平生能复几，一别十余春。
孟浩然和张子容，一个是科场失

意，一个是仕途失意，同是天涯沦落
人，并且一别十余年，相逢之时倍加亲
切，千言万语难诉衷肠，孟浩然说：
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续明催

画烛，守岁接长筵。旧曲《梅花唱》，新
正柏令传。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
（《岁除夜会乐成张少府宅》）
这授诗充满失意的豪气，颇有“人

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气
象，也是盛唐精神表现。孟浩然与张子
容分别写了《永嘉别张子容》诗：
旧国余归楚，新年子贺正。挂帆愁

海路，分手恋旧情。日暮故园意，江洲
春草生。何时一杯酒，重与季膺倾。
孟浩然在乐成过了年，开春回故乡

襄阳，友情如隔年的草根，一到春天，
又是郁郁青青。孟浩然带着乡愁一路追
着友情来，最后为朋友守着乡愁等着友
情。
严格地说，王维是田园诗人，诗是

客观的诗，诗境是静的；孟浩然是山水
诗人，诗是主观的诗，意境是动的，如
山水江海一般活泼流动，他笔下即便是
静景，也有动趣，如“岁月青松老，风
霜苦竹余”（《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
这是他的诗歌风格。流动、疏野、清
拔、悲慨是孟诗的精神。
一千三百年前乐成这个小县来了几

位大诗人，将乐清的山风海潮、穷海川
原带进盛唐宏大的审美领域——唐诗中
来，成为乐清千年文化的一道明丽风景。

■陈孟

1949年8月，我奉调到乐清慎江乡
任乡长。1950年春，慎江乡人民在欢度
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后的一天，七里村郑
启升、马光祥等3人到乡政府报告，村
里参加国民党残部武装组织的郑兴奶，
与洞头土匪一起在玉环县武装占领了县
政府机关，抢劫银行、百货公司，把抢
来的东西连夜运回七里家中。 得知这一
情况，我立即赶赴柳市向派出所卓庆思
所长报告，卓所长让我们乡政府尽快组
织基干民兵去郑兴奶家搜查。
第二天晚9时许，我带领七里、上

屋村的民兵十余人，包围了郑兴奶的住
处。我与几个民兵上去敲门，开门的是
郑兴奶的老婆。我问她郑兴奶在哪里？
她回答说郑兴奶在外面未回家。 我们一
行人进入郑的卧室搜查，发现一张盖有
大印的任命郑兴奶为大陆剿共特派员的

委任状。 当在床底下发现了一双男式球
鞋，我肯定郑在家，就大声说：“郑兴奶
肯定还躲在附近，大家认真搜查，不要
让他逃跑了。”这时，躲在楼角暗处的郑
兴奶吓得浑身发抖，企图拆瓦椽跳楼逃
跑，可被外面包围的民兵逮个正着。
当时乡政府设在七里后岸孙安康家

的炮楼里，炮台下是我们办公室，厨房
在孙安康老屋里。当夜我们先将郑兴奶
关押在炮楼里，天亮时把他转移到孙安
康的老屋里，捆绑在柱上。我们去厨房
做早点，准备吃过饭后将他押送区派出
所。由于我们经验不足，绳子捆得不是
很紧，被郑兴奶松开后乘机逃跑了。幸
好正巧被孙安康的小儿子孙松权发现，
他大声呼喊：“乡长，人跑了，快追
呀!”我们在厨房里听到喊声，马上分别
冲往四个方向追寻。我是沿着东面田畈
追寻的，远远看见郑兴奶正从田畈往东
河边跑。我拼命地追上去，一边追一边

喊：“站住，你再跑我就开枪!”一边从
衣袋里拿出哨子使劲吹。事有凑巧，上
屋村参加前晚抓捕任务的民兵这时正划
着小船返家，他们在船上看到西岸田畈
上有两人一前一后拼命地奔跑，后一个
还吹着哨子，远远地认出了是我，于是
就将小船悄悄靠岸边持枪埋伏起来。等
到郑兴奶跑近时，埋伏的民兵齐声高
喊：“不准逃!再跑就开枪打死你。”这可
把郑兴奶吓呆了，不敢往河里跳了，乖
乖束手就擒。当天，我们用小船将郑兴
奶和缴获的物资，一起全部押送到柳市
派出所。
几天后，到派出所见到卓庆思同志

时，他告诉我：“幸亏早三天抓捕了郑兴
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据郑兴奶交
待，三天后匪徒们要进行第二次行动，
要将乡政府主要领导和七里村的三位村
干部抓住，送交洞头土匪司令部邀功领
赏，然后全部活埋。”

挑河

朱志杰 书

盛唐文化审美的乐清山水

郑兴奶落网记

难忘童年时拍的黑白照

老照片Z ongyi

浪子回头金不换

范道敏 摄

色彩


